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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元音音素受鼻辅音音素影响而出现鼻化特征时，其语音上的变化总是与其附近非鼻化辅音音节密不

可分。这种变化在世界各语言中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汉语晋方言和法语中的鼻化现象进行共时性与历

时性的比较，发现一种特殊的元音鼻化，并对这种鼻化形式的产生条件和转化规律进行分析，发现它们

的元音鼻化总是由一个纯元音 + 鼻辅音演变为鼻化元音 + 鼻辅音，随后逐渐脱离鼻化范畴，这些语言

鼻化中的元音总是由低元音向高元音发展，鼻化会使低元音抬高抬后，导致元音音位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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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 vowel phoneme becomes nasaliz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a nasal consonant phoneme, its 
phonetic alteration is inherently interconnected with the surrounding non-nasalized consonant 
syllables. These modifications exhibit variations across different languages around the world.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 a distinct type of vowel nasalization by comparing the cases in the Jin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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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cts of Chinese and French, examining both synchronous and diachronic aspects. Through this 
comparison, we identify a unique form of vowel nasalization and analyze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its emergence and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behind its transformation. This particular type of 
nasalization involves the progression from pure vowel sounds combined with nasal consonants to 
nasalized vowels paired with nasal consonants. Furthermore, this process gradually leads to a 
departure from the nasalization category. Notably, the vowels affected by nasalization typically 
transition from low vowels to high vowels, causing the low vowels to rise and shift in their posi-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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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鼻音韵尾产生鼻元音，而鼻音韵尾随之消失，这种变化过程称为元音鼻化。这种变化形式在很多互

不相关的语言中都能找到例证，比如原始罗曼语中没有鼻元音，演变成现代罗曼语后就产生了鼻元音[1]。
法语中，“好”的阳性形式/bɔ̃/ (拼为 bon)，与阴性形式/bɔn/bonne 交替使用，在讨论鼻化的普遍性时，

这个例子尤为醒目[2]。 
许多“语言进步主义者”将发生在中古法语的鼻音变化视为世界语言中的普遍例子。在时间上，这

种音变是规律渐进的。此假设受到了许多学者如 Matte [3]，Rochet [4]的强烈的支持。而支持另一种“反

进步主义”假说的人拒绝这一说法。例如 Hajek [2]和 Ruhlen [5]认为元音在鼻辅音之前同时鼻音化，不考

虑高度，可能发生在九世纪以前，“统计研究表明，尽管程度有所不同，on 和 un 的谐声发生在同一时

间”。 
汉语方言中鼻音变化的现象，前人也早有探讨。陈渊泉最早以汉语材料探究鼻化的共性特点[6]，对

现代汉语方言鼻音韵尾消失现象做了全面规律的考察。王力先生认为鼻音韵尾的改变与消失势必会引起

前面元音补偿性变化。他举例了晋方言中宕摄的 a-o 的转化[7]。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

所的胡鸿雁教授通过梵汉对音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对音材料，提出观点认为，北部晋语的鼻音脱落机制早

在 11 世纪就已经完成，并伴随着元音高化现象，而随后蒙古人带去的元白话又让晋方言中的鼻音韵尾一

定程度上复生了[8]。 
在这种语音的变化之中，汉语晋方言的元音鼻化趋势与法语的元音鼻化规律多有重合。这种共性现

象是如何产生的？他们的语音又是在什么条件下转化的？本文将汉语晋方言与法语的元音鼻化特征相比

较，对其中元音鼻化现象做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分析与阐述，并总结出寓于这种现象之中的一般规律。

即他们的鼻化现象总是由一个纯元音+鼻辅音演变为鼻化元音 + 鼻辅音，随后逐渐脱离鼻化范畴，其中

的元音总是由低元音向高元音发展，元音鼻化会使低元音抬高抬后，导致元音音位的转移。 

2. 汉语晋方言的元音鼻化现象 

汉语方言中鼻音尾演变的格局，是以消变为主的。一般地，从现代汉语方言中鼻音韵尾的各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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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出发，鼻音韵尾消变的过程是：首先鼻尾由三向对立-m、-n、-ŋ，减缩为二向对立-m-ŋ或-n-ŋ；然后

所有鼻音尾合并为舌根鼻音尾-ŋ；随后-ŋ 进一步弱化为不完全鼻音-N；接着这个不完全鼻音消失，但前

面元音发生补偿性的鼻化；最后，这个鼻化也随之消失。 

2.1. 晋方言的鼻韵尾演变 

晋语中，这种变化又呈现出异化的现象。晋语方言点共 79 处，通过统计并比较其中鼻音韵字韵尾收

韵情况，可以得出，晋语共有 55 个-~尾，56 个-ŋ尾，58 个零声母韵尾和 8 个-n 尾，其中包含-~，-n，-ŋ，
零声韵四个韵尾的地方有 1 处，在保留三个韵尾的地方中，包含-~，-n，零尾有 1 处，包含-~，-ŋ，零韵

尾的有 19 处，包含-n，-ŋ，-~韵尾的有 4 处；保留两种韵尾的地方中，包含-~和零声韵的有 16 处，保留

-ŋ和零声韵的地方有 17 处，保留-~和-ŋ两种韵尾的有 12 处，-n 和-ŋ对应的有 2 处，在只保留一种韵尾

的地区中，零声韵有 4 处，-~有 2 处，-ŋ有 1 处。 
在鼻韵尾汉字中，晋语的零声韵最多，鼻音成分-~同样占有很大一部分比例，而前鼻音-n 十分稀少，

这说明晋语的元音正在经历显著的鼻化阶段，使得晋语内部鼻元音出现了不同于其他官话的-~与-ŋ 或零

声母与-ŋ的对立。 

2.1.1. 咸山摄的元音鼻化 
晋语中存在着文白两个音韵层次，文读音的特点与一般北方方言相同，而“白读音反映了祖语在山

西方言中的特殊演变”[9]。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文读音鼻尾鼻化从快到慢的次序是山、咸、宕、江、臻、

深、曾、梗、通。此鼻化次序符合上文总结的汉语方言鼻尾消变的一般规律，“即低元音后的鼻尾较高

元音后的鼻尾易鼻化，前鼻音的-n 尾较后元音的-ŋ尾易鼻化”。这个变化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晋语最南

端的邯新片邯山方言给了答案。 
邯郸虽属晋语区，但因为太行山脉的隔离，受到了南部平原的中原官话的许多影响，也保留了晋语

的部分特征。来自中古的咸山摄，主元音是 a，在官话中如今统一以-an 收尾，邯新片却收鼻音尾-ae~，
如减[tɕiæ~] 55，眼[iæ~] 55；应注意到鼻化韵尾将元音 a 抬高了。 

2.1.2. 宕江摄与臻深摄 
在晋语并州片太原方言中，不仅前鼻音的咸山韵发生了元音鼻化，属于后鼻音主元音 a 的宕江等韵

同样产生了如出一辙的变化，如张[tsɒ~] 11，缸[kɒ~] 11。这里前鼻音同样抬高到了 ae~，而后鼻音从 aŋ
到了 ɒ~，与之相对的，臻深摄的字，也就是北京官话中前鼻音的-ən，-in，在山西太原统统转移到了后

鼻音-əŋ、-iŋ。如痕[xəŋ] 11，勤[tɕhiŋ] 11。 

2.1.3. 全部鼻元音化与脱鼻 
晋语志延片延安方言这是晋语中较为成熟的形态，所有鼻音韵尾全部发生鼻化，虽然不存在了-n、-ŋ

对立，但是为了区分前后鼻音，延安方言仍然存在着补偿机制，-ŋ 已不是鼻音节，而是一个不圆唇的擦

音-ɣ。如命[miəɣ~] 52，统[thuəɣ~] 213。值得一提的是，延安的咸山摄，也就是前鼻音韵尾的元音 a 高化

到了 ɛ，如甜[thiɛ~] 24，后鼻音的宕江摄 a 发音位置后挪变成了 ɑ，如撞[tʂuɑɣ~] 52。但其余元音仍然维

持着原本音位。 
忻州宁武的晋语算是鼻音尾消变的最高形态，所有的鼻韵尾完全脱鼻，咸山摄的 a 同样高化为 ae，

宕江摄的 a 也到了 ɒ，而其余几摄的元音不变，韵尾转变成了一个不圆唇元音 ɯ。如藤[thɤɯ] 33，孙[suɤɯ] 
23。在完全脱鼻后的主元音，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形态，我们可以大胆推测，鼻化元音促使元音高化仅仅

限于 a 这样的低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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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晋方言的鼻化特点 

晋语的元音鼻音化从前鼻音-n 开始，并出现-~/-ŋ对立的变化，其具体的演变，则是从前到后，从低

到高。比如邯新片的变化正是由开 a 的寒元韵的字先变为鼻音，鼻化还使“咸”、“山”两摄的元音上

移，而梗摄通摄等高元音鼻韵尾尚没有变化。而志延片的延安宝塔区方言，“宕”、“江”两摄的主元

音仅仅发生了后移 a > ɑ，因此其中的顺序，前后的进程有可能先于低到高的进程。 
晋语的鼻音韵尾先与元音韵母结合变为鼻化元音~，随后在演化的过程中完全脱鼻变为纯元音。在鼻

化的过程中，元音韵母同样随之一起升高，在上党片的长治沁源，宕江摄的字韵母变为了 ʌ~或者 ə~，在

吕梁片的吕梁离石，咸山摄的韵母竟然高到了 ɪ~！ 
以五台片和吕梁片分界，鼻音韵尾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南北差异现象，以南后鼻音韵尾以-ŋ 作结，

前鼻音以鼻化元音~的形式代替，而以北则完全脱鼻，以单个元音结尾，成为完全的阳声韵。元音的高化

可以看作是韵尾鼻化后的补偿机制，作为与无韵尾的阳声韵的区分。而在元音高化的过程中，晋语实际

上只到了咸山摄为止，往上主元音属 e 或近似 e 的梗曾摄与臻摄却大程度上保留了本来元音，而并未受

到鼻化影响。因此，晋方言中的高元音不易鼻化。 

3. 法语中的鼻化元音 

十世纪以前的古法语没有鼻化元音，但是有口腔元音 a、e、i、o、y。后来口腔元音受紧跟在后面的

鼻腔辅音 n、m 的影响，到了十世纪以后逐步演变产生鼻化元音。一个不受阻塞的口腔元音，紧跟在后

面的辅音是阻塞音，发音时需要降下软腭让气流从鼻腔出去。而两个音节之间的发音空隙甚少，于是人

们在发元音的时候，将发后面鼻腔辅音所需降下的软腭提前下降，形成了鼻化元音。此时的鼻化元音连

带着后面的辅音同时存在，词尾的 n 仍然要继续发音[10]。 
Backley 认为，在中世纪盛期开始，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法语的鼻化现象在元音中逐渐蔓延。先是十

一世纪早期，an 与 en 发生鼻化，十三世纪到了 on，最迟到 14 世纪，in 才完成了最后的鼻化[11]。而也

许是十一世纪末，鼻音尾 n 在五大元音从低到高依次鼻化的过程中作为副作用的产物丢掉了。 

3.1. 鼻音化中的元音变化 

纵观九世纪和十世纪，法语诗歌中的 an 和 en 从来不会相谐。而十一世纪末创作的《罗兰之歌》中，

却大有相混的趋势。例如：trente/esperane；cuntenances/Provene。可是在随后的十二世纪乃至十三世纪的

诗歌作品中，an 与 en 却又保持了清晰的对立，Reenen 认为这昭示着 an 与 en 的发音在十三世纪仍然未

合并[12]。本文认为这是法语各地方言中鼻音化的渐变先后次序的体现，是一种空间层面上不同时间变化

的趋势，也是书面语言保持着相较口语滞后的特性。 
法语的元音经历过鼻化之后，音位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移。十一世纪早期的诗作中 a + 其他辅音与

a + n，e + 其他辅音与 e + n 就不能互谐了。然而此时的高元音还没有完成分化。十二世纪时期，on 也越

来越多地分组谐声。最迟到 14 世纪末，in 也逐渐和 ain 与 ein 产生谐声。十六世纪法国高等实用学校教

授 Albert Dauçat 指出：“古法语有五个鼻化元音：a~、e~、i~、o~、y~，后来，e~的口腔开张度扩大，

并入在 a~音里。然而，在 j 后面的 e~音如 bien [bje~]至今还保留原来的模样[13]。”此时，法语的四大鼻

化元音基本定型，ɑ~来自 a 或 e、ɔ~来自 o，而 y 和 i 由于口腔开张度小影响发音口形的自然而扩大，成

为 œ~和 e~。e~后来又演变成 ɛ~。 

3.2. 法语的鼻元音化特征 

许多语言学家接受了法语中与鼻音化有关的变化的模式，认为这是所有语言中类似变化的典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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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元音高度和鼻音之间的相互联系的主张中最为明显，即元音鼻化的传播总是受到元音高度的影响，

元音鼻音化总是对元音高度有降低的作用。例如，法语中的 fin [fɛ~]来自拉丁语 fine，Vent [vɑ~]来自拉

丁语 Ventu。还有许多学者，如 Pope [14]，Fouché [15]等认为法语中的元音高度对元音鼻音化和丢失鼻

音尾的音系过程传播的影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部分或全部鼻化过程的发展优先发生在低元音背景下，

然后逐渐扩展到中元音，最后发展到高元音。尽管有一些不确定性，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这样一条规律，

即法语中的元音鼻化的顺序是从低元音、前元音往高元音、后元音转变。而处于鼻化的元音都会不同程

度上将发音音位升高抬后，在鼻化条件下进行了一次元音大转移。 

4. 汉语晋方言与法语的元音鼻化中的规律分析 

音变主要是音系整合与语音求简两种趋势角力的结果[16]。在元音层面上，影响元音鼻化的是其音节

中元音音位的高低，当元音舌位越低，音位越靠前，其元音鼻化的速度越快。在两种语言中，五个主元

音的鼻化快慢顺序为：[a] → [e] → [o] → [i] → [u]。自十世纪到十三世纪，法语正是以这一元音规律完成

了五个主元音向鼻化元音的转变。 
关于鼻尾消变与元音舌位高低的关系，董少文在《语音常识》中指出，“[a]后的鼻音韵尾[n]、[m]

比较弱，其他元音后的鼻音韵尾比较显著[17]。”[a]后面的鼻尾比较弱，其丢失的可能性更大。高元音

不容易鼻化，高元音后鼻尾的稳定性更好一些。Hess 引用其他研究显示，中元音，尤其是低元音发音时

软腭降低的可能性更大，更容易出现鼻化[18]。林茂灿、颜景助通过声学和统计分析指出“[a]，[ia]和[ua]
后面的[n]，[m]时长明显地比[i]，[e]，[u]和[o]后面的短[19]。”在鼻辅音前面的低元音中，由于鼻音耦合

开始的早，使得鼻辅音本身时长较短，而在高元音中，由于鼻音耦合开始的晚，因而鼻辅音本身时长较

长。鼻音韵尾时长跟其前面主要元音为低或非低的特征有关。低元音在鼻辅音音节中更容易发生鼻化。

如果低元音后面的鼻尾时长长一些，这是鼻尾稳定程度更高的表现。在汉语晋方言中，五台–吕梁片以

南的鼻音韵，实质上只有[a]与更低的元音发生了鼻化现象，更早的鼻音耦合时长让[a]的韵母成功脱落，

其本身也随之高化到了[æ]。 
语音学上的“经济原则”在音系系统里倾向于填补音系结构中的缺口，在语音系统里则会制造音系

结构的缺口[20] [21]。过短的鼻辅音音节会缩短整个元音 + 鼻辅音音节的长度，在“经济原则”的作用

下，元音后的鼻辅音会逐渐与音节中的主元音融合起来，形成一个鼻化元音 + 鼻辅音的音节。这时候的

整个音节不很固定，并极大依赖于后面的辅音音位。但紧接着，语音上起辨别功能的鼻辅音渐渐减弱，

整个音节会逐渐固定下来，随后变成一个单独的鼻化元音音节。如果一门语言中每个纯元音对应一个鼻

元音，在音系上是经济的，因为鼻音的特征得到了最大利用，但是在语音上不经济，因为辨别诸多鼻元

音会非常困难。因此，最终的鼻化元音也会逐渐脱鼻，失去鼻化现象，成为一个纯元音音节。 

5. 结论 

法语与汉语晋方言的鼻元音化是元音鼻化中一种特殊的形式，是语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词尾

辅音鼻元音化的方向极大限度上依赖于不同语言语音环境下的特征，但仍然存在一定的规律可循。 
第一，这种鼻化经历着由“元音 + 鼻辅音”到“鼻化元音 + 鼻辅音”再到鼻化元音，最终完全变

成新的纯元音的几个阶段。在语音演变的过程中，元音之后的鼻辅音会逐渐影响前面的元音致使其带有

鼻音特征，随后，鼻辅音会逐渐脱落，进而变为一个鼻化元音。不同的鼻元音走向音位的改变，以至最

终脱鼻，失去鼻化现象。 
第二，这种元音鼻化的过程中的音变趋势存在竞争，但大体上保持着由低元音向高元音的变化。元

音在鼻化进程中受到元音自身和前后辅音的影响，低元音背景下，这种影响尤为鲜明。音节中的鼻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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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元音转移时，原本低元音的音位会呈现向高元音，后元音移动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在不同语言环

境中因不同的特点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效果，但总体而言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在法语和汉语晋方言中，

区别性的鼻化会优先发生于低元音背景下。 
历时语音变化的规律常常能从其他客观方面找到一些线索，有些规律与语音的发声，感知，习得等

都有一定关系。很显然，诸多的语音变异只是复杂的历时音变的一小部分。隐藏在一般规律之下的更多

语言的独特发展变化模式，亟待继续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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